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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麦隆，埃托奥是很多喜欢踢
球的孩子的偶像，巴索戈也不例外。

1995年10月18日，巴索戈出生于
喀麦隆最大的城市杜阿拉，跟身边那
些不喜欢读书的小伙伴一样，足球成
了有六个兄弟姐妹的巴索戈最好的伙
伴。幸运的是，出众的足球天赋让巴索
戈没有变成街头混混，埃托奥基金会
在杜阿拉市设立的足球学校每年都会
为100名足球少年提供免费培训的机
会，巴索戈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并且
在那里开始接受系统的训练。

是足球，没有让巴索戈走错人生
当中最重要的那一步。

2013年，18岁的巴索戈成为喀麦
隆第二级别联赛FC彩虹队的一员，在
这支半职业性质的球队里，他的周薪
只有25英镑，那个时候，这个看上去还
有些瘦小的球员最大的梦想，就是能
像埃托奥一样，到欧洲豪门球队去踢
球，去挣大钱。

在FC彩虹队的两年时间里，巴索
戈逐渐展露出了速度和盘带方面的优
势，而他最开心的，就是别人把他叫作
“小猎豹”，对他来讲，似乎这也意味着
他循着埃托奥这个前辈进军欧洲的距
离又近了一些。2015年，来自美国发展
联盟的威明顿铁锤队到杜阿拉挑选球

员，虽然这支美国球队成立超过20年却
始终没能升入顶级联赛，虽然去美国踢
球并不是巴索戈的第一目标，但是为了
能够尽早拿到自己人生当中第一份职
业合同，在40人海选中脱颖而出的他，
还是在合同上签了字，来到了北卡罗来
纳，成为威明顿铁锤队的一员。

若干年后，当巴索戈接过埃托奥
的喀麦隆国家队的衣钵，以MVP身份
捧起非洲杯冠军奖杯的时候，当时还
没有正式退役的“猎豹”对于把自己拍
在沙滩上的“后浪”更多的还是欣慰：
“那种感觉，就像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
实现了梦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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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之旅“戈”靠实力！

克里斯蒂安·穆冈·

巴索戈，1995年10月18日

出生于喀麦隆杜阿拉，职

业足球运动员 ， 司职前

锋，现效力于中国上海申

花足球俱乐部。

2017年非洲国家杯，

巴索戈带领喀麦隆在决

赛2比1击败埃及，获得个

人在国家队的首个冠军，

入选了2017非洲杯最佳

阵容，同时当选2017年非

洲杯最佳球员。 同年，中

国足球超级联赛球队河

南建业向非洲杯MVP巴

索戈发出邀请， 以600万

欧元转会费以及年薪700

万欧元加盟俱乐部，双方

签约5年， 身披建业10号

球衣。

今年2月26日， 上海

申花俱乐部官方宣布，巴

索戈正式加盟球队。

巴

索

戈

2017赛季

巴索戈24次出场，10

粒进球，7次助攻。

2018赛季

巴索戈27次出场 ，6

粒进球，2次助攻。

2019赛季

巴索戈25次出场 ，8

粒进球，6次助攻。

2020赛季

因新冠疫情影响 ，7

月13日从喀麦隆出发到

中国广州入境参加新赛

季中超之时，被检测为新

冠病毒阳性，为无症状感

染者，8月18日康复转阴，

随即去往大连与球队会

合。因中超改为赛会制再

加上疫情原因，巴索戈仅

仅代表球队出场8次 ，打

进2粒进球，2次助攻。

巴索戈一直清楚地记得，2015年他在丹麦的

那次经历。

怀揣着闯荡欧洲的梦想，20岁的巴索戈从美

国职业大联盟转会到了丹麦奥尔堡队，那个时候，

很多非洲球员走的都是从北欧小球会到五大联赛

的道路。 想不到的是，在丹麦，等着巴索戈的不仅

有掌声，还有质疑，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把眼前这个

看上去一脸沧桑的家伙，跟“比内马尔小三岁”的

概念结合到一起， 甚至有球迷用面部识别软件对

巴索戈的照片进行扫描分析，得出的结论则是“这

个人已经56而不是20岁”。

最终，巴索戈用自己的表现，征服了挑剔的奥

尔堡球迷，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也成了球队边路

上的王牌球员。 再后来，经纪人把巴索戈带到了河

南建业，喀麦隆球员继非洲北美洲和欧洲之后，开

始了在第四个大洲的“征服之旅”。

对巴索戈来讲，在中超联赛踢球
的四年时间里，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
开发出了“进球”的新技能。

效力河南建业队的第一个赛季，
巴索戈在24场比赛中打进了10个球，
为队友送上了7次助攻，成为球队保
级的最大功臣，此后的两个赛季也保
持了相当高的进球效率。值得一提的
是，2020年7月份，巴索戈从广州入境
备战新赛季中超时，被检测为新冠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经治疗后康复，8月
下旬才前往大连赛区与建业队会合。
受此影响，巴索戈去年在联赛中仅仅
出场8次，但依然用2球2助攻的表现，
帮助建业队提前保级成功。

与球场上强悍的“黑又硬”不同，
在建业队友眼中，生活中的巴索戈是
典型的“宅男”一枚。刚到建业的那段
时间，巴索戈住在俱乐部为他安排的
一家五星级酒店里，每天早上起床
后，他都会在落地窗前站上几分钟，
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用他自己的话
说，就是“这会让我确定不是在做
梦”。2019年底结婚之前，看电视和睡
觉是巴索戈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方
式，成家后，陪伴家人则成了他训练
比赛之余最主要的“工作”。

除了做“宅男”，热心公益事业的
巴索戈同样也是一个“暖男”。2017年
夺得非洲杯冠军之后，杜阿拉市的一
条道路被命名为巴索戈路，球迷还在
路边墙上画上了他的画像，巴索戈也
以个人出资为一家孤儿院的孩子送
去急缺食物的方式，回报喜爱和支持
他的球迷。2019年6月，巴索戈捐款
2000万非洲法郎（约合人民币24万
元）助力喀麦隆教育事业，并且与一
所国际学校合作，计划建立58个培训
中心，培训内容包括中文教育。“我没
有机会上学，但我认为我需要给喀麦
隆年轻人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此
外据BBC报道，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
情开始暴发期间，巴索戈向在华的喀
麦隆留学生捐助了1.3万英镑，帮助他
们进行防疫。

2021年1月15日，巴索戈返回中
国，并且在上海接受了为期14天的医
学隔离观察。隔离结束没多久，巴索
戈便赴康桥和申花会合并参加了第
一阶段训练。

现在，属于这名26岁喀麦隆球员
的中超故事，未完，待续……

因为埃托奥，才没有变成街头混混

201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巴索戈
的经纪人告诉他，想去阿森纳踢球的
那个梦想，“可能要先放一下了”。
原因很简单，经纪人收到了来自

中超俱乐部“无法拒绝的报价”。
在威明顿铁锤队踢球的日子，对

巴索戈来讲并不开心，因为在那里，主
教练一直把他当作中场而不是锋线队
员来使用，这也使得拥有速度和冲击
力优势的巴索戈无从发挥，在他代表
球队出战的16场比赛中颗粒无收。或
许只是想做一次“转手生意”，赛季还
没有结束，威明顿铁锤俱乐部便联系

了一些欧洲球队，并且将巴索戈送到
丹麦去试训，而他也很快便被奥尔堡
队相中，虽然因为长得有些“着急”引
发了外界对巴索戈年龄的调侃甚至质
疑，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迅速在新球
队站稳脚跟，并且在第二个赛季交出
了出场21次打进4球的答卷。

对巴索戈来讲，丹麦和奥尔堡应
该只是自己前往英超的“驿站”，他的
终极目标，是成为主教练温格麾下那
支阿森纳队的一员。“我想去英超踢
球，在我很小的时候，阿森纳就是我最
爱的俱乐部，我喜欢把球控在脚下，所

以阿森纳很适合我。当我还是孩子的
时候，亨利就是我的偶像，他给我的印
象非常深刻。”
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代表喀麦隆

国家队参加2017年非洲杯，还没有拿
到那届赛事的MVP，但是在慧眼识珠
的河南建业队的猛烈攻势下，或者更
确切地说，在越来越被看好的中超联
赛“钱”景之下，巴索戈的经纪人帮他
做出了决定：“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去追逐梦想，但挣钱的机会……不能
错过。”

“无法拒绝的报价”终结“枪手”梦

一开始，建业球迷并不看好巴索
戈这个并不算高效的“射手”，即便是
他在加盟之前，刚刚拿到非洲杯赛的
MVP。

同样不看好巴索戈的，还有时任喀
麦隆国家队主教练的布罗斯，对于这一
点，后来将他视为手下爱将的布罗斯也
没有否认，因为在第一次听到巴索戈这
个名字的时候，布罗斯的第一反应就是
反问了一句：“巴索戈是谁？”

尽管有不少在欧洲联赛效力的非
洲球员，但是因为与非洲杯赛举办的
时间冲突，很多球员拒绝回国参赛，这
也让布罗斯不得不从欧洲二、三线联
赛寻找球员充实到自己的球队当中，

不过即便如此，当时在丹麦效力的巴
索戈，依然没有进入过布罗斯的视野。
“曾经有人问我，你知道巴索戈

吗？”布罗斯在谈到如何发现这位少年
天才时，直言自己当时也有些发蒙：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问巴索戈是
谁？”拿到巴索戈的资料和比赛视频
后，抱着“试试看”想法的布罗斯找来
他在丹麦的朋友去现场看一看巴索戈
的比赛，在得到“非常不错”的回复之
后，布罗斯马上又让自己国家队的助
手去考察，而助手看过巴索戈比赛之
后兴奋地告诉他；“你应该亲自来看他
的比赛，因为你会喜欢他的。”
抱着眼见为实的想法，布罗斯将

巴索戈招进队中，并且让这名当时只
有20岁的年轻球员在热身赛中完成了
在国家队的首秀。接下来的非洲杯正
赛，巴索戈在淘汰赛阶段大放异彩，尤
其是在半决赛对阵加纳队的比赛中，
在全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时的
长途奔袭得手，为喀麦隆队打进制胜
一球；对阵埃及队的决赛中，巴索戈凭
借一己之力搅乱了对手的整条防线，
为阿布巴卡尔绝杀打下了基础，而这
也正是他能在球员投票的MVP评选中
最终胜出的主要原因。

从签约前的默默无闻到非洲杯赛
MVP，对河南建业俱乐部来讲，巴索戈
无疑成了他们淘到的一块“宝”。

巴索戈是谁？→谁不知道巴索戈？

是宅男，
也是暖男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